
“在香港筹办一新大学”

正当南方民盟和广东民盟积极推动
以广州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之
时，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开始全面肃整、镇压反内战、反独裁、反
迫害的言论、刊物和民主党派人士。

随着民盟、民促和在社会、教育和
文化界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员被迫陆
续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等地，仍然留在广
州坚持领导民盟南方总支部和广东民盟
工作的张文等人强烈地意识到，要安排
众多被当局迫害的民主、文化人士的工
作和生活问题，以及重新建立南方民盟
和广东民盟盟务工作的根据地等任务，
已经迫在眉睫。

此时，被派去马来西亚方面当开路
先锋的民盟广东省支部组织部部长胡一
声等盟员传来了好消息：当地爱国华侨
集资复办了“马来西亚加影华侨中
学”，并已由胡一声任学监、多名派出
的民盟成员分任班主任、教员。此校建
于 1912 年，曾经得到李济深、蔡廷
锴、张文等抗日将领题词，在东南亚享
有盛誉。

这些好消息使具有丰富从教、办学
经验的张文非常高兴。这意味着：一可
以解决部分遭迫害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
士的工作、生活问题，同时还可以在海
外继续建立发展民盟组织；二是筹办的
民办大学的生源和学费等问题，将可以
有一部分来自海外方面的、较为稳定的
来源与保障等。因此，当民盟广州分部
主委丘克辉在广东民盟会务会议上提出

“在香港筹办一新大学，既能安排许多

教授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又可作为民主
党派开展民主运动的场所和据点”时，

“会上张文最积极支持”。

与共产党人再度合办“学院”

1946 年 8 月，蒋介石政权公开登
报对时任广东民盟主委的张文等数十名
广东籍的原抗日将领宣布“退役”。紧
接着“事前已获得地下党的通知，知道
了国民党要对民盟机关进行搜捕，因而
在反动当局行动的前两天已经撤离了
……”（陈柏麟《有关南方民盟活动的
一段回忆》）接到上级指示的谢一锋火
速通知张文马上撤离，并协助、陪护到
粤港轮船码头，送他去香港。

张文等人到达香港后，首先成立由
广东民盟成员组成的办学筹备小组，成
员有李伯球、丘克辉和时任民盟南方总
支部机关报《人民报》编辑部主任张琛
等。

校址在哪？张文想起了九龙屯门郊
外的一片园区，是民促代主席蔡廷锴于
20世纪30年代购入的，虽然该园区不
具备筹办学校的理想结构与布局，但仍
为不失一试的方案，于是亲自找“高佬
蔡”商量。蔡将军对张文这位“辛亥革
命粤军将领、陆军学界元老”一向非常
尊重信任，当即爽快地把园区房屋锁匙
交给张文。这是继1936年，张文与共
产党人宣侠父、陈辛仁、梅龚彬等携手
合办香港首间“中国新闻学院”之后，
再度携手在香港合办的“学院”。随
后，张文即向香港“亚贸公司”总经理
的表弟廖安祥借调其财务主管，并交锁
匙给她，请其在筹备学院前期管理该园
区和房屋等相关事务。

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委丘哲校董提
议，引用《中庸》书中“知、仁、勇三
者，天下达德也”一句中的“达德”为
学院名称，获得在港校董和筹备小组成
员们认可和确定。

筹备的启动资金首先由学院董事会
确定每位校董负责募捐 1000 港元以
上，并开始为建校集资、募捐。后来，
达德学院的经济来源有依靠学生缴纳学
费，亦有依靠海外华侨和其他社会组织
赞助和支持。

学院设法政、商经、文哲三大系和
新闻专修班，由民盟成员邓初民、沈志
远、黄药眠、陆诒4人分别担任系主任

和班主任，并由陈此生担任教务主任。
除此之外，其他教授或客座教授绝

大多数来源于两年前曾已紧密合作、结
成文化抗战统一战线的成员，有郭沫
若、夏衍、杨东莼、邓初民、千家驹、
陆诒、叶启芳、谢一锋等人。

在筹建达德学院期间，身兼民促组
织部长、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委、民盟
广东主委等数职的张文，依靠几十年从
事民主、文化运动所形成的人脉优势，
承担教授人选的沟通和联系等筹备工
作。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筹办这所民
办大学，张文直接搬到丘克辉位于屯门
青山的家中寄住，两位最熟悉情况的筹
建主将不分昼夜、同心协力筹“达德”。

但是，年事已高的张文因身兼数职
和操劳过度，导致哮喘病反复发作，健
康状况急转直下。夫人来港后，只能寄
住在朋友家中，以照顾他的生活，让他
能够继续坚持参与达德学院的筹建和民
促、民盟的工作。

不久，经过丘克辉向香港教育司帮
办递交申请书、校舍平面图、主要教员
名册和招生计划等资料的正式申请程序
之后，港英教育司正式答复：同意试
办，根据现有校舍，本期批准招生名额
在200人以内。于是，达德学院筹备小
组即于 1946年 9月正式公开刊登招考
新生启事，其时香港教育司亦派督学前
往考场监考。

学院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在香港
和海外公开登报的招生；有一部分则在
内地民盟支部、其他民主党派和共产党
方面的介绍和推荐下前往香港报考；亦
有相当一部分生源来自于民盟南方总支
部在海外的支部和分部，以及所办侨校、
侨报等的推荐和宣传。因此，达德学院中
的海外侨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949年
初海外学生超半数之多，成为达德学院
有别于香港其他大学的一大显著特点。

1946 年 10 月，“达德学院”试行
开学（因多位校董均不在香港，因此开
学典礼延至次年补办）。

在港统一战线活动中心

中共中央南方局为打破港英当局对
香港共产党活动的限制，周恩来先后直
接调派龚澎、乔冠华夫妇到香港筹建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
龚澎是张文在同盟会时期亲密战友

龚镇洲的小女儿，乔冠华和张文早在抗战
时期合办《新华南》杂志时就已相熟。张
文带着孩子去最先期到港的龚澎、乔冠华
夫妇俩办公兼居室的“新华社香港分社”
探望，同时约请乔社长抽空到达德学院讲
课。此后，作为张文的女儿，我就多了一
项任务——当张文与龚澎、乔冠华等人之
间的信使，前期的信件多由我送到，后期
我教书等工作比较忙时，张文则交身边的
有志青年代为送达。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曾多
次到达德学院作《国际、国内形势》等内
容的专题讲座。他那极为生动和极富感染
力的演讲，每每让课室和走廊都挤满了听
讲者，给达德学院的校董、教授、学生们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几十年以
后，曾任学院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成员的
谢一锋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乔冠华讲到蒋
介石仗恃美国支持和美式装备，在全国范
围发动全面内战，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灾
难时，充满同情与伤感地形容“长江的水
日夜流，人民的血流日夜”的情景。

达德学院所授的课程有：杨东莼的
《中 国 百 年 史》、 张 铁 生 的 《国 际 形
势》、翦伯赞的《中国通史》、沈志远的
《中国经济概论》、邓初民的《中国政治概
论》、千家驹的 《财政学》 和章乃器的
《工商管理》等。

达德学院的专题讲座还有：董事长李
济深所作的《七上庐山》、何香凝校董所
作的《孙中山先生最后时刻》、郭沫若所
作的 《中国文化思想史》、茅盾所作的
《关于文学创作》、夏衍所作的《关于中国
戏剧问题》、曹禺所作的《关于话剧的创
作问题》、臧克家所作的《关于诗歌创作
问题》等。

民盟中央代主席沈钧儒、农工党主席
章伯钧、民盟中执委刘王立明、副秘书长
周新民和宣传委员陆诒，以及南方总支
部、广东支部、港九支部、新加坡支部、
英国支部等民盟海内外各支部和分部的负
责人，都先后前来达德学院与校董、教
授、学生们或欢聚、或讲学。

这些学术界、文艺界著名人士时常到
达德学院或讲座、或演出，使达德学院成
为悉心传授文化知识、培养中华民族未来
一代建设人才的民主学府，同时是中国共
产党人、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人士所组成
反蒋、反独裁的统一战线活动中心。

（本文由张文之女、达德学院预备班
学生张凤珠口述，张凤珠之子谢洪整理。）

张文创办香港“达德学院”
张凤珠 口述 谢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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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为
人处世的故事更是令人感动和敬佩。

一次，一位大学生李里前去拜
访季羡林，请求解答学问上的问
题。在来见季羡林之前，李里拜访
了老作家孙犁，孙犁在李里事先准
备好的条幅上题了字。谈话临近结
束，李里也请求季羡林题字，给自
己留个纪念。季羡林爽快地答应
了。这时，有人上门来说：“下午
要开会！”正巧电话铃也响了，忙
中出了错，季羡林竟然将题字写在
孙犁题字的背面了。季羡林发现
后，十分自责地说：“这样吧，我
随后用毛笔写个条幅寄给你，怎么
样？”李里连连点头离开。本来李
里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可是他回
到重庆后，就收到了季羡林从千里
之外寄来的条幅，上面写着：“做
好学问大有可为！”李里非常感动。

还有一次，季羡林受文联邀请，
去参加一个会议。临走前，他想起还
没有给自己养的君子兰浇水，于是
便匆忙交代给了阿姨。可是，当他外
出归来时，却发现君子兰已经枯萎
死了。原来，阿姨浇完水后，看着天
气晴好，便把君子兰搬到了太阳下。

可她不知道，君子兰最怕高温。看着季
羡林难过的样子，阿姨不知所措地站
在一旁，满脸羞愧和尴尬。没想到季羡
林却安慰了阿姨一番。进屋后，季羡林
跟儿子说：“这件事，其实确实不怪她，
责任在我。我明明知道阿姨不懂得怎
样照顾君子兰，可还是把这件事交给
了她，你说这是不是我的错？”季羡林
接着告诉儿子：“你要记住，他人犯错，
常有己过啊！”

有一年，学生陪季羡林到一家邮
政营业厅办事，发现季羡林每次开
门，总是向外拉，从不向里推。他不
解地问：“季老师，向外推门不是更
方便更省力吗？您为什么总是要拉
呢？”季羡林笑着说：“对于我自己来
说，向外推门当然更方便，但如果里
面有人正要出来，特别是老人和小
孩，推门不是很容易撞到别人吗？而
向里面拉门，既避免了撞到里面出来
的人，还为里面出来的人开了门，这
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学生此时明白了，难怪自己的老
师一生从来没有印制过自己的名片，
却处处赢得人们的敬重，原来他有一
颗懂得为他人着想的心，这就是他人
生最好的金字的名片。

季羡林的处世之道
李云贵

1899年，年近花甲的马相伯辞
官后回到上海，潜心于天文学的研究
和译著。两年后的一天，33岁的蔡
元培到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前身）担任总教习。期间，蔡元培特
别想学习拉丁文。不过，当时上海懂
得拉丁文的人很少，他找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在蔡元培心
灰意冷之际，有同事向他推荐了马相
伯。

对于马相伯的大名，蔡元培早
有耳闻，并且仰慕已久，他担心自己
毫无名气，如此冒昧地前去拜访，很
有可能吃“闭门羹”。思忖良久，蔡
元培还是下定决心登门一试。那天，
当蔡元培说明来意后，马相伯不仅没
有摆架子，反而热情招待，他当即为
蔡元培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安排
其系统有效地学习拉丁文。受到对方
如此高规格待遇，让蔡元培实在没有

想到，他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激之
情，只是握着马相伯的手谢了又谢。

回到学校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动，蔡元培将自己“拜师学艺”的事情
告诉身边的师生，大家听后，除了为蔡
元培的好运感动开心外，更为马相伯的
真诚和善良所感动，一时间，许多喜欢
外文的南洋公学的学生也纷纷找到马相
伯，要求跟着他一起学习。

令人感慨的是，马相伯对于找上门来
要求学习的学生来者不拒，并且不收他们
一分钱的学费。同时，他也像对待蔡元培
那样，为每一名学生都制定了详细的学习
计划。很快，马相伯教外国语的事情一传
十、十传百。3个月后，去马相伯那里报
名学习的学生竟然达到了100多人。

马相伯义务教大家学习的善举在
当时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对这位年近
60的老人给予了极高评价，称他是“学
子心中最善良正直的先生”。

马相伯的热心
姚秦川

徐玉诺，河南鲁山县人，五四时
期著名诗人。他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之一，河南现代文学的先驱。

1922年，徐玉诺的诗歌创作呈井
喷之势，他先后创作发表了大量诗歌，
用“有疼痛感的语言”，真实描绘了乡
村生活的苦难，被誉为“替社会鸣不
平，为平民叫冤苦”的“血泪文学”，引
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闻一多
称赞徐玉诺是“有个性的作家”，诗歌
堪与冰心的《繁星》比肩。

徐玉诺在现代文坛的崛起，也引
起了鲁迅先生的关注。鲁迅先生嘱咐
《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给徐玉诺写
信，商谈小说出版事项，并表示“自愿
作序”。不料，这样的好事却被徐玉诺
婉言谢绝。

徐玉诺为人特立独行，风趣怪
异，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

1923年3月，正在河南临颍甲种
蚕校教书的徐玉诺，送朋友去北京。因
不忍分别，竟一起上了火车。到京后，
才发现身上的钱不够返程，便在《晨
报》上登了一则《求职启事》：“徐玉诺

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
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工作十至十四个钟
头，月薪只需十二元。”这则启事在“百物
出卖”栏目中连刊两日，一时传为笑谈。
周作人看到后，将徐玉诺接到家中，并答
应给予帮助。

有一次，徐玉诺从福建返回鲁山时
途经上海，见上海车站难民如潮，就把随
身所带的800元钱悉数分给了难民。分
完才发现，自己已经无钱购买车票了。于
是，他大踏步上了头等车，很神气地坐下
了。当查票员向他索要车票时，他突然站
起，手指自己的鼻梁厉声喝问：“你不认
识我徐玉诺吗？”吓得查票员连声道歉。

1950年4月，河南省召开第一届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徐玉诺作为代表出席
会议。他嗓音洪亮，满口土话，身上衣着
已完全是农民打扮。讨论时，他突然激动
地站起来，把瓜皮毡帽掼在桌上，大声喝
问：“如今咱们有的报纸，农民能看懂
吗？”举座皆惊。

在徐玉诺100周年诞辰之际，著名
作家李凖为他撰写了一副对联：热情似
火；真纯如婴。

徐玉诺的真性情
王剑

抗日战争结束后，民盟粤东
干部会议机关为了适应新形势的
工作需要，根据民盟中央的指
示，于1946年元旦在香港召开成
立“民盟南方总支部”大会，会
议选举李章达为主委，丘哲、张
文、陈汝棠等为副主委，李伯球
为秘书长等，随即迅速开展一系
列对海外大力发展传播中华文化
和组织，对内地大力发展民盟组
织等工作。

1946 年 4 月，中国国民党
民主促进会 （简称“民促”）
在广州成立，公推李济深担任
中央理事会主席、蔡廷锴为代
主席，何香凝和民盟南总主委
李章达等为中理会理事，民盟
南总副主任张文被推举为中理
会理事兼组织部长。

从此，民盟南方总支部和
民促两大组织的成员更加紧密
地 团 结 在 一 起 ， 共 同 为 反 内
战、反独裁、反迫害和促进中
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努力，更
为后来的香港达德学院董事会
人 员 构 成 和 高 层 管 理 团 队 构
成，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47年除夕，达德学院的董事、教师、学生代表与来宾 300多人的大合照 （局部），第二排右七起为沈钧儒、郭沫若、张
文、李相符、柳亚子、侯外庐、陈汝棠、陈其瑗、章伯钧，以及中共香港分局统战部长连贯和狄超白教授等。

启功从1933年受聘于辅仁大学附
属中学开始，直到2005年谢世，从教70
余年。启功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太多名
师的教诲和指点，自己在从事教育工作
时尽其全力加以发扬光大。

启功教书育人，处处以学生为主，爱
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地对待学
生，创造良好的、和谐的课堂氛围。他最
老的学生——辅仁附中和辅仁美术系的
学生，年龄比他小不了几岁，他们始终以
师友身份相交，学业上他们终身师事启
功，生活中又相处如兄弟。他最小的学
生、他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比他要小70
来岁，他对他们视如己出，学业上、生活
上都倍加关怀体贴。不管是老学生还是
年轻学生，他都一律平等对待。上学时、
课堂上是师生关系，毕业后、课堂下一律
是朋友，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完全把教育

事业置于宽广的爱的情怀之中。
循循善诱，是启功灵活生动的教学

方式和方法。启功教学绝不随人脚后、人
云亦云，他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教出自
己的东西、自己的见解。他讲授永远是娓
娓道来，一口京腔，和蔼可亲，课堂气氛
永远是那么热烈、轻松而又愉快。为了更
好地联系实际，开阔学生的眼界，他有时
带学生走出课堂，去参观故宫，介绍它的
历史及独特的建筑艺术。寒冬腊月，藏族
新年之际，又带领学生去观赏雍和宫喇
嘛们祭神的舞蹈，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少
数民族的艺术。他讲《牡丹亭》，带学生去
看昆曲《游园惊梦》；讲《红楼梦》，带学生
参观故宫和那里收藏的历代书画。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
生招生，启功为第一届9名研究生教授古
代诗词，讲得兴起，学生也说没听够，便主
动延长课时，但校方说教室实在排不下，
启功说：“这有什么难的，咱们干脆到你们
宿舍讲。”就这样，“宿舍课堂”开课了，教
研室的青年教师、外系的慕名者也纷纷带
着小板凳来“蹭课”，一屋子足足装了十五
六个人，真可谓“亲密无间”“打成一片”
了。启功旁征博引、谈笑自如，听得大家如
痴如醉、其乐无穷。

因材施教。启功深知，每个人的资
质、喜好、兴趣、专业积累都不一样，要想

让他们成才，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发挥
他们的特长，所以，他特别重视对学生，
尤其是硕士生、博士生的个别辅导。他除
了在校对学生适时地进行指点、引导，解
决疑难之外，他的家里也成了学生的“第
二课堂”。他家中一到晚上就高朋满座，
但只要学生事先预约好前来请益，启功
一定放下其他造访者，优先接待，然后
朝先来的社会名流一拱手：“对不起，老
兄，我的学生来了，我要上课。”对专门
约好的学生，他会耐心地答疑解惑，而
且还告诉他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看哪些
书。有些学生没有预约，他也很欢迎，会
因势利导，和他谈些学术问题，讲自己
在搞什么研究，写什么文章，需要查什
么资料，有时也会让学生帮忙到图书馆
查些资料，告诉他这些资料的重要性。
有时他也会拿出自己的诗集稿本，讲他
如何修改，为什么这样改。这样，“旁敲
侧击”“曲径通幽”，使学生懂得自己该
怎么做学问，怎么作诗写文章，获益多
多，比上课还“过瘾”。

启功重视个别辅导，还体现在竭尽
全力帮助学生解决治学中出现的问题
上。他的博士生谢思炜要做白居易研究，
但有些文献只保存在日本，查找起来十
分困难。启功就积极主动地利用他在日
本的人脉关系帮他查找，复印有关资料，

解决了谢博士凭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朱
玉麟博士在撰写博士论文《〈张说集〉版本
研究》时，查找民国时著名学者傅增湘曾校
勘过一种《张说集》全帙影印宋抄本，现在
已经很难找到了。于是，启功就主动帮他联
系傅增湘的后代傅熹年先生，请他协助指
导。在启功无微不至、尽心尽力的指导和帮
助下，朱玉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
圆满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于翠玲博
士要做朱彝尊研究，启功曾为朱彝尊家书
做过跋，但家书收藏在唐长孺先生手中，启
功便积极与唐长孺之子唐刚卯联系。当时，
启功正患病住院，于翠玲怕影响老师身体，
一再说：“不急，不急。”启功反过来却说：

“你不急，我急。”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启功对学生充满了爱心，他在人生道

路的关键时刻会慷慨地对学生伸出一只托
举的臂膀。启功的嫡传弟子、启功第一批研
究生、原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仁珪，1981
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时没有住房，只好
暂住在研究生宿舍中，每月要扣 30 元工
资。当时他工资不过50多元，还要养孩子，
生活难以为继。一天启功独自爬到赵仁珪
住的4楼，对他说：“你的困难我听说了，千
万要保重身体啊。”又从口袋里掏出200元
钱，说：“学校的规定，我们不好违背，你先
用这些钱应付扣款。事情总会解决的。”那
时，启功已近古稀之年，听着他真诚的话
语，看着他离去的微胖的身影，不太灵活的
步履，赵仁珪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1997年，北师大建校95周年之际，校
方为激励广大师生，为更明确办学方针，决
定公开征集校训，最终选定了启功所拟的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
这八个字，恰恰也是启功老师一生的

光辉写照。

夫子循循善诱人——

启功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风
崔鹤同

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代表
作家之一的周瘦鹃，是苏曼殊的忠
实读者，青年时代就视其为偶像，他
曾说：“予心仪其人，历有年所，欲一
见以为快。”

1923年和1928年，周瘦鹃为
纪念苏曼殊逝世五周年、十周年，
先后编辑整理了《燕子龛残稿》和
《曼殊遗集》两本书稿，由上海大东
书局印行。他在 《曼殊遗集》 的
《弁言》中写道：“十载相思，天独
靳我一面，此心耿耿，不能已焉。
兹采其诗文杂著，汇为一编，颜之
曰《曼殊遗集》。”表达了自己内心
对苏曼殊的崇敬之情。

周瘦鹃的《曼殊遗集》是当时搜
罗苏曼殊各类作品较为齐全的汇刊
本，由王西神题签，附铜版插图数
幅，以及遗像、遗墨等，精装一册，装
帧讲究，封面和书脊文字、图案均以
烫金处理，显得典雅精致。全书共分
7个部分：一诗、二译诗、三书札、四
随笔、五序跋杂文、六小说、七附录，

每辑的名字分别由包天笑、姚鹓雏、王
西神、于右任、陈小蝶和周瘦鹃本人题
写。书前收录了柳亚子的《苏玄瑛传》
《苏玄瑛新传》以及章太炎的《〈曼殊遗
画〉弁言》，书末附录了一些友人纪念
苏曼殊的诗文，如姚鹓雏的《曼殊上人
示寂十周纪念感旧诗》、周瘦鹃的《曼
殊忆语》、顾悼秋的《年华风柳》、沈尹
默的《刘三来言子穀死矣》、刘半农的
《悼曼殊》等。

刘半农的《悼曼殊》作于1928年2
月，其中写道：

有人说他痴，我说有些像/有人说
他绝顶聪明，我说也有些像/有人说他
真率说他做作，我说都像/有人骂他，
我说和尚不禁人骂/更有人说他是奇
人，却遭了庸死，我说庸死未尝不好/
只此一个和尚/百千个人看了，化作百
千个样子/我说他可怜，只是我的眼
光/却不知道他究竟可怜不可怜。

亦诗亦文，别具特色。

周瘦鹃编《曼殊遗集》
周惠斌

“夫子循循善诱人”是启功先
生怀念老校长陈垣先生一篇文章
的题目，以此称赞老校长如何“循
循善诱”地教导后学的精神和事
迹。其实，这用来赞誉启功忠诚教
育事业，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也
非常恰当。


